
2018 . 1 . 12 聚 焦16

办卡容易退钱难：健身房成“添堵房”
卷款跑路、私教乱象该如何“对症下药”？

本报记者朱翃

2017 年底，上海白领王晓元(化名)被健身
房“添堵”了。他在一家健身会所办了三年会员
卡，才用了两年，该健身会所却“人去楼空”，会
员无法办理退款手续。

“本来想健健身，有个好身体和好心情，这
下好了，岁末年初身体也健不成了，心里还很添
堵。”王晓元对记者说。

跟他有一样遭遇的还有数百名健身爱好
者，他们自发组建了微信维权群，希望能找到维
权方法和途径，在农历新年前要回部分损失金
额。

老板“跑路”无人“接盘”

在上海拥有 40 多家门店的奥
森健身在 2017 年 12 月上旬接连关
闭了 20 多家门店，办卡会员大都无
法办理退款手续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室
内健身行业蓬勃发展。无论是高端健身会所，还
是连锁品牌门店，抑或私人健身工作室都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的各类健身会所、
健身俱乐部已达 4000 余家。其中，知名品牌的
连锁健身机构约占五成，“小而杂”的健身机构
占据另外半壁江山。

大潮涌起，鱼龙混杂。近段时间，健身会所
老板卷款跑路，健身馆私教训练不当等情况不
时出现，让不少热爱健身的消费者或损失钱财
或伤了身体，更让许多正想要办卡健身的市民
们对健身会所“避而远之”。

“我是 2015 年 12 月在唤潮健身会所长宁
店购买了三年卡，一共 6000 元人民币。当时之
所以选择买三年卡，一是推销人员给出的所谓
折扣优惠，二是觉得他们在上海有几十家门
店，应该不会轻易倒闭。没想到，老板卷款跑路
的事情也被我遇上了。”王晓元说，长宁这家健
身门店两年内就更换了经营者，从“唤潮”改名
为“奥森”。

如今，改名为奥森健身的门店同样因为老
板过度扩张，资金链断裂而拖欠了房租、水电
等，老板索性在 2017 年 12 月初闭门关店，留下
200 多位办卡会员，因为退款维权的事情焦头
烂额。有一些并不经常到店健身的办卡会员，连
这个消息都不知道。

就这样，在上海拥有 40 多家门店的奥森健
身在 2017 年 12 月上旬的几天内接连关闭了 20
多家门店，办卡会员大都无法办理退款手

续……
奥森会员朱先生还有 10 多节私教课没有

上完，他按照业已闭门的会所门前的“通知”前
往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登记信息时，工作人员
直言不讳：市场监督部门只能帮忙调解，但前提
是门店负责人找得到。

实际上，奥森很多店关闭后，负责人也随即
失联。如果负责人始终联系不上，会员们只能通
过法律途径来维权。但走法律途径时间长、成本
高，让很多会员感觉维权“希望渺茫”。

一些会员表示，希望场地租赁方以及当
地街道、工商等政府部门通过协商，协调一家
第三方健身机构来“接盘”，毕竟大家的健身
需求还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一方法同样“希望
渺茫”。

一位不愿具名的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
找第三方健身机构来“接盘”，就意味着要承担起
这些会员们尚未消费结束的会籍、私教课等。“这
等于让新来的健身机构还没开门营业，就先背上
一笔不小的债务，谁会愿意这么‘接盘’呢？”

一方面是健身市场的火热；另一方面，由于
市场竞争激烈，发展模式单一，超过一半的国内
健身俱乐部快速扩张、成本过大，存在亏损问
题，频繁出现关门跑路现象引发的年卡用户维
权纠纷，给健身行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靠谱的“卖卡办点”模式

一家健身会所三四十天的销售
额可达 200 万元到 300 万元，老板
以四五十万元作为首家店的运营费
用，剩下的钱用于投资别的店

“奥森”之前已有类似案例：2017 年 11 月

初，上海市南京西路一家健身俱乐部突发关门，
数百名会员的上百万元会费被卷走，消费者陷
入维权困境。

“一些开在商住两用楼里的所谓‘健身工作
室’，有些其实连公司都不曾注册，一旦发生纠
纷，消费者连老板都找不到。”某健身连锁企业
负责人张安文(化名)说，“相比处于灰色地带的
健身工作室，一些‘卖卡办店’的小规模健身机构
同样存在消费风险。”

张安文介绍说，“卖卡办店”几乎是健身房行业
内的常见“套路”。“许多健身门店，一开始只需要六
七十万元的启动资金，将场地租赁下来，门面稍作
装修，购买或租一些健身器材，再招几名前台、销
售和教练，就可以开门营业并卖卡了。”

按照目前的“行情”，健身门店的健身卡都是
3 至 5 年为期，时间越长折扣越优惠。“很多销售
人员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资，收入基本靠卖卡提
成，因此他们会将会所的资质和优惠条件吹得天
花乱坠，只为多卖卡，多卖五年卡。”

据了解，一般一家健身会所三四十天就可
以卖到 200 万元到 300 万元不等的销售额，老
板留下四五十万元作为第一家开张门店的运营
费用，剩下的一两百万就可以继续投资别的门
店，如此往复，疯狂扩张。

“但是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销售款被老板
挪作他用，就可能导致风险的出现。而只要旗下一
家门店出现资金问题，无论是饮鸩止渴式的‘畸形
卖卡’还是索性关门歇业，都会让整个连锁门店出
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坏。”张安文说。

“市场上那些‘空手套白狼’式发展的健身会
所，因为新会员加盟、资金链或者其他一些问
题，普遍活不过两年，这是个成败的拐点。一旦
抗不过这个拐点，老板就会谋划着出手转让，或
者干脆关门开溜。”王晓元办的三年期卡，正是
在 2 年的时间“拐点”上出了问题。

5 到 7 天速成的“私人教练”

顶着各项健身比赛冠军头衔
的私人教练，从业门槛其实很低。
不少培训机构，担保只要交钱就
能拿到私教资格证书

除了健身会所老板卷款跑路的风险，质量
参差不齐的私人教练同样是健身房里的风险
点。

如今，上海的各大健身房基本都有私人
教练服务，私教课的收费从每小时 300 元至
800 元不等。然而，这些收费不菲的私人教
练，相当一部分并不靠谱。

这些顶着各项健身、健美比赛冠军头衔
的私人教练，从业门槛相当低。一些培训机构
搞得“速成班”，往往 5 至 7 天的培训就能“产
出”拿到相关资格证书的私人教练；更有甚
者，还打出了“包过”的招揽广告。

记者调查发现，健身私教主要存在三大
问题：一是水平参差不齐。目前市场上的私人
教练主要来源于体育院校的毕业生、退役运
动员及一些有着良好身体素质的体育爱好
者。但是，体校的毕业生实践经验较少，退役
运动员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体育爱好者们素
质不一，且大多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导致私
教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二是培训认证混乱。私教的潜在市场非
常广阔，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培训机构不断涌
入，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生源，不少培训机构甚
至担保只要交钱就能拿证，从而降低了私教
资格的含金量。

三是监管缺失。健身教练行业监管关系

到消费者身体健康以及运动安全，但我国既
没有一个具体的行政部门对其进行专门的监
督，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予以制约。

2015 年 11 月，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发布的《 2015 中国健身教练职
业发展报告》称，在私教行业，入职 1-3 年的
“新人”中，52% 的人有专业背景，其余的 48%
没有专业背景。

资深健身教练张娜告诉记者，私教流动
性非常大，很多私教一旦有了正规健身场馆
的工作经历，手里再有一些客户资源，大多会
自立门户，“租套公寓开个‘私人健身工作室’
比给正规机构打工赚得多，但是安全性和专
业性就没有办法保障”。

检索媒体报道，近年来因为私人教练指
导或者保护不当，导致消费者受伤甚至死亡
的新闻报道并不鲜见。

2014 年 7 月 22 日下午，刚高考完的辽阳
女孩张婉婷，在沈阳格林豪森英派斯健身俱
乐部组织的减肥夏令营中，训练完游泳后忽
然摔倒。张婉婷被送往医院后，却再也没有醒
过来。

法院审理认为，健身馆由于存在工作人
员无教练员证书、未进行科学训练等违约行
为，认定英派斯俱乐部未对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张婉婷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应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

据张娜介绍，因健身运动而死亡的事件
并不多见，但因为教练指导或保护不当，导致
消费者受伤的情况却很多。

“这样的伤害主要是膝关节半月板的损
伤，韧带或肌肉的拉伤等，而为掩饰自己的过
失，很多健身房或健身教练会欺骗消费者说，
这是正常的运动劳损，休息一段时间就好
了。”张娜说。

解决之道已“在路上”

根据上海市即将发布的新
规，经营者决定停业 、歇业等，应
提前 30 日发布告示，并通知记名
卡消费者

上述问题很棘手却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
上海市人大目前正在准备对单用途预付

消费卡进行立法，并拟建立统一的单用途预
付消费卡协同监管平台，归集经营者单用途
预付消费卡发行、兑付、预收资金等信息，加
强对该种类消费卡的管理。而健身房的消费
年卡，正在此列。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听取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
理规定 (草案 )》，草案规定，经营者决定停
业、歇业，或者因经营场所迁移等原因影响
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兑付的，应当提前 30 日
发布告示，并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
通知记名卡消费者。消费者有权要求退回卡
内余额。

针对私教乱象，业内人士建议，一是依据
行业发展需要，增加运动处方、健身管理等相
关培训内容；二是探索建立行业等级评价体
系，并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
认证体系打通，把各个项目的健身指导服务
人员真正按“职业”进行规范，根据从业者的
不同水平进行相应等级的评价。

如何让热爱运动健身的人们能够安心、
放心地运动健身，避免身体受伤、钱款损失等
种种“糟心事”，从政府部门到行业从业者，都
应该当好群众的“护航人”。

近近年年来来室室内内健健身身行行业业蓬蓬勃勃发发展展，，无无论论是是高高端端健健身身会会所所，，还还是是连连锁锁品品牌牌门门店店，，抑抑或或
是是私私人人健健身身工工作作室室都都如如雨雨后后春春笋笋般般涌涌现现。。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毛毛思思倩倩摄摄

随随着着城城乡乡居居民民生生活活水水平平的的提提高高
和和对对自自身身健健康康的的高高度度关关注注 ，，近近年年来来
室室内内健健身身行行业业蓬蓬勃勃发发展展 。。据据上上海海市市
相相关关部部门门不不完完全全统统计计 ，，目目前前上上海海的的
各各 类类 健健 身身 会会 所所 、、健健 身身 俱俱 乐乐 部部 已已 达达
44000000 余余家家

一一方方面面是是健健身身市市场场的的火火热热 ；；另另
一一方方面面 ，，由由于于市市场场竞竞争争激激烈烈 ，，发发展展
模模式式单单一一 ，，超超过过一一半半的的国国内内健健身身俱俱
乐乐部部快快速速扩扩张张 、、成成本本过过大大 ，，存存在在亏亏
损损问问题题 ，，频频繁繁出出现现关关门门跑跑路路现现象象引引
发发的的年年卡卡用用户户维维权权纠纠纷纷 ，，给给健健身身行行
业业带带来来巨巨大大的的负负面面影影响响

正在告别的城市街角修车摊
本报记者张典标

48 岁的刘秉林大半辈子都在和“坏东西”打
交道。

刘秉林来北京已经 25 年，熟人开玩笑说“老
刘是个老北京”。1993 年春节刚过，当时 23 岁的
他在安徽六安的乡下种庄稼，他觉得地里刨不出
希望，就带着媳妇离开了老家来北京讨生活。

修了 23 年自行车，老刘的手指上、指甲缝里总
有洗不掉的机油，两只手的大拇指也外翻变形，成
了“为修车专门打造的工具”。

老刘对自己的修车技术很有信心，他最常挂
嘴边的一句话是“能修，等一会就能取”。

修车：也是“粉丝经济”

老刘的修车铺在北京西三环附近的一条背街
小巷边上。准确地说，就是五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
子，里面满满当当地塞着各种修车用的小零件。

“师傅，刹车不灵了，我先去买菜，待会回来
取。”常有客人推来车，撂下几句话就离开，老刘操
起工具就忙活起来。老刘修车铺的“区位优势”还在
于——— 紧挨着几个老社区，还邻近医院和超市，顾
客在回家、买菜或者看病的路上就顺便把车修了。

老刘说，修车不光讲究地利，更重要的是人和。
每个修车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老刘解

释说，不是因为其他地方没修车的，而是“有的人
喜欢到别家修，有的人喜欢到我这修，就像你有你
的粉丝，我也有我的粉丝”。前几天，还有一个老顾

客骑了 5 里地特意找老刘修车。
要想“不掉粉”甚至“涨粉”，老刘有一套“经

营之道”。
老刘的工作时间是早 8 点到晚 6 点半。可往

往是来的更早、走得更晚。不管多冷，老刘早上 8
点前必须到，早上第一拨顾客是着急修完车赶着
上班的。也常有临下班踩着点赶来的，“赶着来的
都是着急的，他一看你一次不在，两次不在，下次
就不找你了。”老刘对这些人几乎不怎么拒绝，下
班时间拖到很晚是常事。

老刘见到熟人招呼打得勤，附近的居民也常
来遛弯、逗留。退休的大爷向他抱怨，社区医院里
止泻的黄连素已经一个多月没来货了；为孩子上
学从石景山搬来附近租房的家长向他唠叨房租涨
了好几次……不管感不感兴趣，老刘都能搭上话、
聊几句。这一来二去，修车的老刘成了最懂老百姓
喜怒哀乐的人。慢慢地，刘秉林成了街坊们信任
的、熟悉的“老刘”“老伙计”。

这修车摊的“粉丝经济”，是别人评判老刘的依
据，更重要的，也是他评判他自己的依据。在顾客
那里，他是技术一流的修车匠；在老刘自己这里，
这是他的舞台，依靠着这个修车摊，他供儿子上了
大学、几年前又给儿子在合肥买了新房，他让这个
家庭比以前更好了，就像经过他修理的车那样。

行业变迁：修车人的终结？

当老刘第一次搞懂手机里的共享单车 APP时，
他就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修车生意将受到影响。

2016 年 9 月初，摩拜单车出现在北京街头，
紧接着，同年 11 月，一直布局于校园的 ofo 小黄
车也出现在大街小巷里。就像变魔术一样，在短短
的一年多时间里，共享单车已经扎堆北京街头了。

如今，老刘的修车摊子也被共享单车包围了，不
出十几米远，就有共享单车七倒八歪地堆着。

修车 23 年，这不是老刘第一次遭遇到挑战。
1995 年刚出来单干那会儿，老刘的修车摊上忙得
吃饭都得放下好几次筷子。那一年，我国自行车产
量达到 4472 万辆的高峰。后来，随着小汽车的逐
渐普及，让老刘慢慢察觉到生意不如从前了。

而这一次，共享单车造成的影响更加显而易
见。仅 2017 年上半年，老刘的自行车修理生意就
从原来的一天三四十辆骤降一半。2017 年 5 月，
上海凤凰决定为 ofo 生产 500 万辆自行车，将从
中获利 4000 万元。有评论指出，这意味着每辆车
只挣 8 块钱，也意味着传统自行车厂商已经沦为
了共享单车的“代工厂”。

对老刘来说，庆幸的是人们自家的自行车连同
修车师傅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有不愿意和不会扫码
的老年人，也有需要在自行车后座上装儿童椅接孩
子的家长……他们不是拒绝共享单车，正如来老刘
这里修车的赵大爷说的，“共享单车是方便，可要是
就在家附近买个菜、来社区医院瞧个病，共享单车
哪有自己的车好骑。”

事实上，虽然修车数量降了一半，可对老刘
生计的影响却没有“少了一半”那么大。除了修自
行车之外，老刘还修电动车。随着快递和外卖的兴
起，电动车占老刘生意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今一天

能修 20 来辆电动车，占一天修车总量的一半。
但其中利润最大的却是那小小的钥匙，贵的甚
至能卖二三十元。

这种多元化经营相当普遍，修车、修鞋、修
钥匙、开门换锁，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业务，却都
是街坊们生活所离不开的。

同样是修车，赵顾良看着愈发萧条的生意却
没那么淡定。赵顾良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修
车，他除了修自行车，只会配钥匙。虽然配钥匙的
利润大，可学生们也不会天天丢钥匙。但是从共
享单车进入校园以来，骑自己自行车的学生明显
少了。如今，赵顾良甚至能得闲在修车铺里睡上
几小时，在前两年的冬天这几乎不可能。

更多变迁：“没法修，就换一个”

2017 年底赵顾良接到学校通知，由于存在
火灾隐患，他的修车铺将关停，他也将在学校后
勤部门寻得一份新差事。相比每况愈下的修车
铺，这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对刘秉林来
说，电动车的普及和快递、外卖兴起带来的电动
车修理生意也还没到让他欢呼的程度。

早在半年前，修了 23年自行车的老刘就想过
换工作。他打听到，修共享单车每天每人需要维
修上百辆的自行车，不包吃住，工资有四五千元
左右。和现在自己的修车摊相比，活多了，收入
却少了。即便是现在，老刘的这个摊每个月也有
7000 多元的进账。所以，半年过去了，他依旧还
经营着自己的修车摊。

对还处于中年的老刘来说，中年的苦大概是
发现“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修的”。他的儿子毕业
后，在合肥一所私立学校教书，没有编制，现在收
入还不及他的一半。对此他无能为力，却依然觉
得乡下人要想有出路，还得靠读书，只有读过书
才有将来，不像他只能干体力活。

东西坏了能修，可变化修不了。那满大街的
共享单车，宣告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自行车王
国”的到来——— 越来越多人不再需要买自行车
和修自行车了。

2017 年 4 月开始，北京各个城区陆续整治
背街小巷，旨在打造“环境优美、文明有序”的居
住环境。老刘也担心自己的摊子哪天受影响。毕
竟是饭碗，担不起丝毫的风险。“担心归担心，可
也不能整天提心吊胆的，那还干不干活了？”老
刘想哪天不能干了，就换份工作，就像那些没法
修补的自行车零件一样，“没法修，就换一个”。

老刘远没到歇歇脚的时候，他打算再干几
年，直到儿子娶上媳妇，而这个歇脚点的说法在
几年前还是“等儿子大学毕业”。晚上 6 点多的
路灯下，老刘的脸看着就像一张褶皱的旧报纸，
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痕迹。

社会经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职业
衰微，一些职业兴起。如果有一天真干不下去
了，老刘打算去干快递、送外卖或者那份维修共
享单车的活儿。他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的“后
路”：“社会总要发展嘛，有技术、肯吃苦到哪儿
都能挣到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修车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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